
未来之想：剧场永远不会消亡

Q：我们将遇到很多新的科技，这些新科

技对剧场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A：未来的舞台，会是一个新的舞台，因为未

来的沟通已经不像是现在的沟通，互动也是，手机

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个案，它打破了原来的沟通

方式，在手机里你可以集体写剧本，也可以集体开

展互动。那么剧场的形态也会有变化。当年日本一

个最有名的剧场，叫黑帐篷。黑帐篷就不相信剧场是

要确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所以它就用一个流动的帐

篷，在日本城乡游走，帐篷可大可小，然后就会发展出很

多概念出来。它在60年代就开始讨论装置艺术了，而装

置艺术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隆重登场的。其实，帐篷也

是一个装置，那时已经有前卫艺术家很敏锐地在讨论观

众、演员和空间的关系。我讲座里也提到，很感动看日本的能剧，600年前到现在都一样

感动。它在坚持一些事情，我也问他们，要不要做一些实验性，他们说，自己也做，但仍保

持着最为传统的剧场。

Q：这些科技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会不会到某一个时间点，人们已经不愿意

静下心来走进剧场看戏了？

A：剧场以后可能会出现“虚移”，变成一个立体流动的剧场，日本也开始在做，舞

台上演员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到了疯狂的状态，我去看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我们看未来，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发展，还有人和人关系的发展。科技的

发展，让沟通技术变化，手机让我们的语言越来越简单，文字很短，这也会影响到剧本的

写作，但是手机也开始提供了许多句式体的方法。以前和未来的关系，在科技变化之下

永远占有一定的位置。多媒体出现之后，其实剧场是没有变的，只是多了很多花哨的东

西，以前是单媒体剧场，现在是多媒体剧场，但是多媒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品，它是科

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你常常会在多媒体剧场里看到艺术家和多媒体之间会有互相的

批评，批评会推动这些多媒体变得更加多媒体，才会让科技往前在走，这就是艺术家和

科学互动的关系，这些必然会发生。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未来剧场怎么发展，都

要回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永远会有的，就算到了一个人人

都做“宅男”“宅女”的时候，还是会有人走进剧场，因为人和人的接触真的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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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A：现在体制里面，没有机会允许个体单位去拓展自己的作品创作。有的国家艺术基

金会，基本上都是项目申请，不会说你给我一个五年计划，支持你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这

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你都不明白创作的生态是什么？你写一篇文章，需要有笔有纸，用键

盘打出来才能变成铅印。它都不看你过程，只注重你的结果，其他都不理你，不管你有没有

笔，有没有纸，有没有复印机。我们常常说，创意产业的源头，从上游到下游，当中都要经过

什么？你不能从源头一上来就变成下游，所以，我觉得这是“扶青计划”最大的挑战，你要明

白如果从一个源头发展到下游，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委约计划。

Q：在和这些青年艺术家交流中，您做了哪些尝试？

A：请我来辅导这11个青年创作团队，每个团队给了5－10分钟的展示，我分别给了

他们很多看法。我觉得作品不是跟你说这里好，那里不好，二十分别跟他们有对话。我更

了解他们的情况，才能给他们建议。我发现，学院派的人有学院派的问题，跨媒体的人有

跨媒体的问题，整体上是需要一个过程，应该把所有人一起拉到某一个地方培训，真的

要有时间，让他们彼此了解大家想要干嘛，了解彼此想做的事情。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刚开

始，整个艺术创作的环境还是有点太速食了，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给你去慢慢磨合。

Q：你觉得速食的原因是什么？

A：速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资金不够，只能吃汉堡；另外一个原因，可能

这些人没有时间，只能选择速食。有时间的自由，就可以讨论了，这个还是艺术节要做的

决定。不能让他们也跟着速食，自己速食是因为不够资源，如果艺术节速食的话，对艺术

发展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国内很多时候的艺术创作，太过功利性。不如说，不应该按照

表格设定，为了获得三万还是五万，去填写那些可能争取得来资金的话。拿到三五万，或

许你就可以得到外国艺术家的邀请，或者明年艺术节的邀请，相对是功利的。

功利之困：创作生态是一整个链条

Q：在讲座中，您列出了几个国内的个人工作室，相对生态健康的有哪几个？

A：前两天，张军也来跟我聊，告诉我现在工作室的问题挑战在哪里，也讲了工作室

五年的愿景。我讲座上提到了几个工作室，孟京辉，张军、林兆华，还有田沁鑫等人，其实

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作团队。目前学院派没人专门在研究他们。现在

孟京辉也好，张军也好，都没有人告诉他们接下来的路应该如何去走，都在摸着石头过

河，但我们都明白，艺术团队的管理可以有一个客观的准则，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这其实

就是一个艺术团队管理的学问，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国内的这些工作室，团队所有

人的坐下来，一起来讨论，我们现在的生态怎么样？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在哪里，是

空间不够，钱不够，企业资助不够呢，还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没有共享资源。现

在很多方面现在都是短线，每个链条上的个体，都是单点的聚集能量，自我发展，没有形

成一个关于整体生态的考量。也许，每个人都还没有在这条链条的生态环境下，找准自己

的位置。

Q：具体应该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思考？

A：我不断建议上戏多一点研发的项目，研究一些艺术环境的生态发展。包括艺术

节，全球不同的艺术节，都来做对比研究一下，对比上海的国际艺术节，不是为了讨好上

层，写出一个研究报告，而是更加客观理性地给创作者出一些建议，包括艺术节的组织

者，如果多一点研究孟京辉、张军、田沁鑫，来比较赖声川、林奕华、进念·二十面体，你可

以看出很多生态上面的问题。例如，长远来说，是不是保利剧院的网络该调整一下？有没

有足够的人才在保利，这里头需要一些文化视野的协助。因为我也在不断思考，50个剧

院是不是可以每一个剧院都设一个驻院的艺术团队；或者是不是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比

较传统的，一个是比较当代的，每年委约他们做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在50个剧院去做

了，这样的话，基本上资金已经可以稳定了，去做全国巡演，生态也就健康了。

Q：像田沁鑫的《青蛇》口碑就很好，各地巡演。

A：《青蛇》就应该走这条路。上次，我看到她做的《桃花扇》，就在不断地批评

她，干嘛要设计这样的舞台，站在那边动也不会动，你简约一点嘛。我最喜欢的还是她

1999年萧红的那部《生死场》，做得非常好。后来的几个作品，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为了生

产而生产。当然，田沁鑫是非常不错的导演。孟京辉也是，开始的时候，最早《思凡》、《放

下你的鞭子》我特意到北京去看，那时候他还在学校里，我跟他谈了很久。《恋爱的犀

牛》很成功之后，慢慢变得有点商业性了。


